
自
由
行
內
地
來
客
，
很
容
易
一
眼
看
得
出

來
，
倒
不
是
因
為
來
自
他
們
手
中
挽
㠥
一
袋
二

袋
從
超
級
市
場
搜
購
出
來
的
香
港
產
品
，
也
不

是
他
們
比
較
悠
閒
的
步
伐
，
而
是
他
們
穿
衣
的

方
式
，
正
如
其
他
遊
客
一
樣
，
總
與
本
土
香
港

人
不
多
不
少
有
點
分
別
。

尤
其
是
女
士
們
的
裝
扮
，
就
算
穿
的
是
外
國
品
牌

時
裝
，
也
多
習
慣
在
手
袋
或
其
他
小
飾
物
中
，
增
添

一
點
內
地
色
彩
；
設
計
別
出
心
裁
的
中
國
時
裝
就
更

明
顯
了
。

那
些
中
式
時
裝
，
大
多
來
自
今
日
罕
見
度
身
手
工

製
成
品
，
特
點
在
於
心
思
較
為
縝
密
，
很
多
細
致
的

地
方
都
照
顧
得
到
，
雖
然
有
些
給
人
感
覺
，
未
免
近

乎
花
巧
，
可
是
那
份
花
巧
，
也
很
有
可
能
成
為
設
計

者
日
後
成
功
所
在
。

從
改
革
開
放
後
，
吸
收
過
四
面
八
方
的
藝
術
養

料
，
內
地
已
出
過
不
少
蠻
有
創
意
的
畫
家
，
便
可
推

知
同
是
從
美
術
大
門
走
出
來
，
醉
心
服
裝
設
計
行
業
的
人
才
也

不
會
少
，
而
且
服
裝
設
計
這
門
工
作
，
年
輕
人
的
時
代
觸
覺
始

終
最
為
敏
感
，
頭
腦
也
最
靈
活
，
他
們
今
日
也
許
還
沒
打
造
出

國
際
公
認
的
品
牌
，
明
天
肯
定
會
有
！

沒
有
忘
記
，
十
多
年
前
，
韓
國
經
濟
未
起
飛
時
，
他
們
外
銷

的
服
裝
，
無
論
從
衣
料
和
設
計
，
香
港
人
都
看
不
上
眼
，
總
是

嫌
它
過
於
﹁
土
氣
﹂，
可
是
今
時
今
日
，
已
完
全
脫
胎
換
骨
，
韓

國
時
裝
在
亞
洲
銷
場
，
漸
漸
與
日
本
時
裝
同
樣
受
到
歡
迎
了
，

倒
不
是
新
一
代
盲
目
哈
韓
，
而
是
他
們
的
新
一
代
服
裝
設
計

者
，
同
韓
劇
一
樣
發
奮
進
取
，
能
夠
從
﹁
老
土
﹂
脈
絡
中
，
演

化
出
不
脫
自
己
民
族
風
格
的
神
奇
色
彩
，
連
同
他
們
突
破
傳
統

披
戴
領
巾
的
方
式
，
也
﹁
輕
盈
﹂
中
帶
出
瀟
灑
，
不
少
城
市
青

年
男
女
已
爭
相
效
尤
。

時
裝
差
不
多
是
一
個
國
家
經
濟
蓬
勃
同
時
並
進
的
指
標
，
只

要
內
地
經
濟
繼
續
保
持
穩
健
，
今
後
一
路
向
好
，
我
們
的
時
裝

設
計
師
，
一
面
擴
闊
藝
術
視
野
，
一
面
從
傳
統
脈
絡
中
尋
找
靈

感
，
假
以
時
日
，
打
造
出
屬
於
自
己
民
族
風
格
的
國
際
時
裝
品

牌
，
絕
對
不
是
難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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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中式時裝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小
旋
風
﹂
柴
進
探
望
叔
叔
柴
皇
城
，
安
撫

了
嬸
母
，
回
到
廳
上
，
把
州
知
府
高
廉
妻
舅
殷

天
錫
蓄
意
奪
園
的
事
，
告
之
﹁
黑
旋
風
﹂
李
逵

等
人
。
李
逵
聽
㠥
，
跳
了
起
來
，
嚷
㠥
：
﹁
這

廝
好
無
道
理
！
我
有
大
斧
在
這
裡
！
教
他
喫
我

幾
斧
，
卻
再
商
量
。
﹂

柴
進
連
忙
勸
住
，
稱
李
逵
為
﹁
李
大
哥
﹂，
說
是

自
己
有
先
朝
的
︽
丹
書
鐵
卷
︾，
待
到
京
師
，
按
㠥

條
例
，
與
殷
天
錫
他
打
官
司
，
現
在
無
須
與
他
爭

執
。柴

大
官
人
乃
皇
室
貴
冑
，
江
湖
上
人
人
敬
重
，
而

李
逵
只
草
莽
麤
人
，
何
以
柴
進
亦
尊
稱
他
一
聲
﹁
李

大
哥
﹂
？
無
他
，
安
撫
這
個
魯
莽
粗
暴
，
經
常
打
打

殺
殺
的
黑
鐵
牛
，
不
要
惹
事
生
非
。

然
而
，
李
逵
生
性
雖
粗
暴
，
倒
也
嫉
惡
如
仇
，
嚷

㠥
若
是
﹁
條
例
﹂
還
依
得
，
天
下
便
不
會
大
亂
，
並

道
：
﹁
我
只
前
打
後
商
量
，
那
廝
若
還
去
告
狀
，
和

那
鳥
官
一
發
都
砍
了
！
﹂

柴
進
為
免
節
外
生
枝
，
仍
勸
㠥
李
逵
，
待
自
己
看
看
事
情
發

展
如
何
，
﹁
用
㠥
大
哥
時
，
那
時
相
央
。
無
事
只
在
房
裡
請

坐
。
﹂

柴
大
官
人
貴
為
﹁
龍
子
龍
孫
﹂，
與
草
莽
李
逵
交
談
，
亦
言

﹁
請
﹂，
不
忘
禮
數
，
無
怪
乎
江
湖
上
人
人
敬
重
﹁
小
旋
風
﹂。

此
時
，
繼
嬸
慌
慌
張
張
走
出
來
，
喚
柴
進
入
視
柴
皇
城
。
柴

進
來
到
臥
榻
前
，
柴
皇
城
淚
盈
滿
眶
，
吩
咐
柴
進
，
今
番
自
己

遭
殷
天
錫
毒
打
，
命
不
久
矣
，
㠥
柴
進
攜
︽
丹
書
鐵
卷
︾
往
京

師
攔
駕
告
狀
，
替
自
己
報
仇⋯

⋯

柴
皇
城
言
畢
，
一
命
嗚
呼
。

柴
進
痛
哭
不
已
，
繼
嬸
恐
柴
大
官
人
傷
心
過
度
哭
暈
，
亦
強
忍

哀
傷
勸
解
。
柴
進
止
了
哭
，
道
：
﹁
誓
書
︵︽
丹
書
鐵
卷
︾︶
在

我
家
裡
，
不
曾
帶
得
來
，
星
夜
教
人
去
取
，
須
用
將
往
東
京
告

狀
。
叔
叔
尊
靈
，
且
安
排
棺
槨
盛
殮
，
成
了
孝
服
，
卻
再
商

量
。
﹂
並
教
依
官
制
，
備
辦
內
棺
外
槨
，
依
禮
鋪
設
靈
位
，
一

門
穿
了
重
孝
，
大
小
舉
哀
。

柴
進
遭
逢
此
劫
，
滿
以
為
持
有
先
朝
︽
丹
書
鐵
卷
︾
往
告

狀
，
可
以
取
回
公
道
。
然
而
宋
徽
宗
年
代
，
高
俅
瞞
上
欺
下
，

包
庇
狐
群
狗
黨
，
隻
手
遮
天
，
對
︽
丹
書
鐵
卷
︾
亦
未
必
畀

面
，
柴
大
官
人
未
免
太
信
任
沆
瀣
一
氣
的
朝
廷
了
。

且
說
柴
皇
城
歸
天
，
設
靈
第
三
日
，
殷
天
錫
率
二
三
十
名
閒

漢
，
到
城
外
玩
耍
後
，
帶
㠥
五
七
分
酒
意
，
逕
自
來
到
柴
府

前
，
呼
喝
叫
人
答
話
。
柴
進
掛
㠥
一
身
孝
服
，
聞
聲
出
視
，
殷

天
錫
騎
在
馬
上
，
趾
高
氣
揚
，
問
柴
進
是
甚
麼
人
？
柴
大
官
人

答
是
柴
皇
城
親
姪
。
殷
天
錫
說
道
：
前
日
曾
吩
咐
搬
出
，
為
何

不
搬
？
柴
進
說
是
叔
叔
臥
病
，
不
敢
移
動
，
今
叔
叔
夜
來
身

故
，
﹁
待
斷
七
了
搬
出
去
。
﹂

俗
例
舉
喪
做
法
事
，
由
﹁
頭
七
﹂
至
﹁
尾
七
﹂，
合
共
四
十

九
天
，
﹁
斷
七
﹂
乃
指
做
畢
法
事
。

然
而
，
殷
天
錫
恃
勢
凌
人
，
限
柴
府
三
日
後
搬
出
，
否
則
把

柴
進
釘
枷
，
打
一
百
訊
棍
。
此
時
，
柴
進
忍
無
可
忍
，
才
說

道
：
﹁
直
閣
休
恁
相
欺
；
我
家
也
是
龍
子
龍
孫
，
放
㠥
先
朝

︽
丹
書
鐵
卷
︾，
誰
敢
不
敬
。
﹂
殷
天
錫
亦
不
甘
示
弱
，
喝
叫
柴

進
把
︽
丹
書
鐵
卷
︾
拿
出
來
看
。
柴
進
說
︽
丹
書
鐵
卷
︾
在
滄

州
家
中
，
已
命
人
往
取
。
殷
天
錫
指
柴
大
官
人
胡
說
，
揚
言
：

﹁
便
有
誓
書
鐵
卷
，
我
也
不
怕
。
﹂
並
命
隨
從
毆
打
柴
進
。

李
逵
正
在
門
縫
後
觀
看
，
聽
到
殷
天
錫
喝
打
柴
進
，
立
刻
拽

開
門
衝
出
來
，
把
殷
天
錫
揪
下
馬
來
，
一
拳
打
翻
，
眾
人
正
待

上
前
搶
救
，
被
李
逵
打
倒
五
六
個
，
一
鬨
走
了
。
李
逵
再
提
起

地
上
的
殷
天
錫
，
一
輪
拳
打
腳
踢
，
柴
大
官
人
要
勸
阻
也
勸
不

住
，
黑
鐵
牛
可
以
徒
手
擊
斃
猛
虎
，
殷
天
錫
在
﹁
黑
旋
風
﹂
鐵

拳
下
，
命
喪
黃
泉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七
二
︶

忍無可忍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私
家

車
在
中
國
是
罕
見
之
物
。
我
讀

大
學
時
，
聽
說
美
國
平
均
三
個

人
有
一
部
汽
車
，
印
象
深
刻
。

但
是
今
天
，
中
國
的
機
動
車
保

有
量
已
超
過
二
點
二
三
億
輛
，
而
且

還
在
快
速
增
長
中
。
大
概
有
生
之

年
，
能
看
到
國
人
平
均
三
個
人
有
一

部
汽
車
，
為
期
不
遠
了
。

但
是
汽
車
增
多
，
私
家
車
進
入
家

庭
，
給
人
們
帶
來
生
活
方
便
的
同

時
，
也
帶
來
交
通
擁
擠
和
交
通
事
故

多
發
的
煩
惱
。

堵
車
在
中
國
，
相
信
可
列
在
世
界

前
茅
。
北
京
被
稱
為
﹁
首
堵
﹂，
既
是

首
都
的
堵
，
也
是
全
國
之
首
的
堵
。

廣
州
大
概
是
﹁
二
堵
﹂
吧
。
我
到
成

都
，
他
們
自
稱
﹁
三
堵
﹂，
即
名
列
季
軍
。
至
於

上
海
、
深
圳
、
武
漢
，
堵
車
也
不
遑
多
讓
。

堵
車
令
人
費
時
失
事
，
降
低
生
產
力
。
許
多
人

都
要
乘
車
去
工
作
，
去
上
班
，
去
勞
動
。
悶
在
車

裡
，
這
不
是
喪
失
了
生
產
力
嗎
？
為
了
趕
路
，
得

提
早
上
路
。
按
﹁
時
間
就
是
金
錢
，
效
率
就
是
生

命
﹂
的
原
理
，
堵
車
喪
失
時
間
，
降
低
效
率
，
對

一
個
國
家
、
一
個
地
方
，
是
很
大
的
損
失
。

因
為
堵
車
，
機
動
車
總
是
爭
先
恐
後
。
中
國
的

駕
車
文
化
早
就
被
人
詬
病
，
嚴
重
車
禍
頻
傳
。
最

近
因
為
學
童
巴
士
屢
屢
失
事
，
更
牽
動
千
萬
家
長

的
心
。
全
國
的
交
通
事
故
每
年
逾
四
百
萬
起
，
死

亡
人
數
七
萬
人
，
受
傷
的
約
三
十
萬
。
平
均
每
天

有
二
百
人
死
於
車
禍
，
二
千
餘
人
受
傷
，
既
造
成

家
庭
的
不
幸
，
也
增
加
醫
療
機
構
的
負
擔
。

校
車
事
故
最
令
人
揪
心
。
兒
童
是
國
家
的
未

來
，
父
母
的
寶
貝
。
所
以
在
甘
肅
校
車
大
事
故
之

後
，
公
安
部
門
開
展
校
車
安
全
的
整
治
，
並
發
起

﹁
護
衛
天
使
行
動
﹂，
有
關
部
門
還
在
研
究
制
訂

︽
校
車
安
全
條
例
︾。

駕
車
文
明
尤
其
值
得
提
倡
。
我
在
內
地
乘
車
，

深
感
當
地
駕
車
文
明
的
缺
失
，
不
守
交
通
規
則
爭

先
恐
後
的
駕
車
文
化
令
人
觸
目
驚
心
。
前
幾
個
月

在
北
京
險
遭
車
禍
，
就
是
鄰
線
有
小
車
不
按
交
通

規
則
，
不
打
燈
號
左
轉
之
故
。
幸
而
司
機
機
靈
以

及
吉
人
天
相
，
得
以
逃
過
一
劫
。
思
之
猶
有
餘

悸
。

堵車和車禍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冬
天
在
乳
頭
溫
泉
鶴
之
湯
浸
泡
溫
泉
是

至
佳
無
上
享
受
，
浸
淫
在
冒
煙
的
露
天
風

呂
，
乳
白
色
的
熱
燙
泉
水
包
圍
㠥
身
體
、

白
色
的
輕
薄
飄
雪
飛
落
冷
凍
的
臉
龐
，
那

兩
極
化
的
體
感
令
人
格
外
精
神
抖
擻
！

初
聽
日
本
東
北
秘
湯
﹁
乳
頭
溫
泉
﹂
一
名
，

驚
艷
得
令
人
有
點
臉
紅
耳
熱
。
附
近
微
微
隆
起

山
勢
，
以
及
牛
乳
般
的
溫
泉
水
，
是
香
艷
名
堂

由
來
；
而
其
露
天
風
呂
屬
男
女
混
湯
，
遊
客
除

要
回
歸
自
然
，
更
要
與
陌
生
人
肉
帛
相
見
，
少

點
膽
量
都
難
以
入
鄉
隨
俗
。

冒
㠥
攝
氏
零
下
五
度
的
天
氣
，
從
東
京
搭
乘

秋
田
新
幹
線
列
車
、
再
轉
田
澤
湖
區
間
巴
士
、

旅
館
接
送
專
車
造
訪
乳
頭
溫
泉
，
沿
路
只
見
大

雪
紛
飛
，
建
築
物
幾
乎
被
白
雪
淹
沒
，
包
括
下

榻
的
鶴
之
湯
在
內
。
在
泛
黃
街
燈
與
雪
窯
燭
光

的
映
照
下
，
披
上
厚
厚
積
雪
的
本
陣
木
屋
，
才

在
大
雪
中
清
晰
可
見
；
穿
上
浴
衣
的
客
人
，
都

打
了
傘
在
雪
中
急
步
行
，
這
幅
古
樸
雪
地
風
情

畫
，
應
該
與
三
百
多
年
前
沒
有
分
別
。

歷
史
可
追
溯
到
一
六
三
八
年
的
鶴
之
湯
，
古
時
稱
為

﹁
田
澤
之
湯
﹂，
當
時
秋
田
藩
主
佐
竹
義
隆
到
此
泡
湯
療

傷
；
到
了
一
七
二
八
年
，
當
地
泉
水
治
好
一
頭
受
傷
的

鶴
，
鶴
之
湯
一
名
才
出
現
。

旅
館
風
呂
不
但
選
擇
多
，
功
效
也
有
別
，
除
了
男
女
混

浴
的
鶴
之
湯
，
還
有
具
美
容
功
效
的
白
湯
、
專
治
眼
疾
的

中
之
湯
，
及
可
治
慢
性
皮
膚
病
及
糖
尿
病
的
黑
湯
及
瀧
之

湯
，
全
部
溫
泉
均
可
浸
可
飲
，
飲
用
可
改
善
便
秘
及
消
化

系
統
等
毛
病
，
客
人
可
以
浸
個
飽
、
喝
個
夠⋯

⋯

大
除
夕
才
由
東
京
回
港
，
剛
趕
及
在
赤
㣂
角
機
場
倒
數

迎
接
二
○
一
二
年
！
十
多
小
時
後
的
元
旦
日
中
午
卻
傳
來

日
本
東
北
七
級
地
震
的
消
息
，
好
友
頻
呼
好
險
，
避
過
驚

劫
，
我
則
一
心
只
記
掛
㠥
遠
在
秋
田
縣
乳
頭
溫
泉
鄉
的
鶴

之
湯
旅
館
，
遙
祝
一
切
安
好
，
期
待
五
月
櫻
花
盛
開
時
再

訪
之
約
。

乳頭溫泉鶴之湯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晏
子
春
秋
︾
裡
有

這
樣
的
故
事
：
齊
景
公

當
政
時
，
連
下
了
三
天

大
雪
。
景
公
坐
在
石
階

上
，
身
披
白
色
的
狐
裘

大
衣
。
晏
子
求
見
時
，
景
公

說
，
好
奇
怪
啊
，
下
了
三
天

的
大
雪
，
怎
麼
自
己
一
點
冷

的
感
覺
也
沒
有
？

晏
子
回
了
他
一
句
：
﹁
天

不
寒
乎
？
﹂

景
公
就
笑
了
。
晏
子
趁
機

進
諫
說
，
古
時
候
的
明
君
，

自
己
吃
飽
時
都
能
知
道
有
人

還
在
挨
餓
，
自
己
穿
得
暖
和

時
都
能
知
道
還
有
人
在
挨

凍
，
自
己
安
安
逸
逸
時
都
能
知
道
還
有

人
在
辛
勞
。
難
道
國
君
不
知
道
？

景
公
於
是
恍
然
大
悟
，
說
了
聲

﹁
善
！
﹂
便
命
人
開
倉
救
濟
那
些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
景
公
顯
然
也
是
個
明
君
。

看
台
灣
大
選
，
有
幾
個
發
現
，
就
是

蔡
英
文
時
不
時
就
會
說
出
﹁
不
會
冷
﹂

的
語
言
。

比
如
發
展
生
技
產
業
的
宇
昌
案
，
她

毫
不
避
嫌
地
自
導
自
演
，
結
果
自
肥
，

台
灣
民
眾
的
納
稅
錢
，
賠
了
好
幾
個

億
，
只
有
她
的
家
族
賺
進
了
快
兩
千
萬

台
幣
，
還
說
捐
出
了
一
百
萬
給
民
進

黨
。
為
甚
麼
會
這
樣
？
她
甚
至
在
政
見

發
表
會
上
公
開
說
如
果
歷
史
重
來
，
她

還
是
會
那
樣
做
。
這
不
就
是
告
訴
選

民
，
如
果
她
當
選
了
，
她
的
部
屬
都
可

以
監
守
自
肥
之
後
去
買
來
白
色
狐
裘
穿

在
身
上
，
對
㠥
寒
冷
的
冬
天
，
感
嘆
說

都
下
了
三
天
的
雪
了
，
怎
麼
都
不
會

冷
？會

不
會
冷
，
不
是
個
人
的
感
覺
，
而

是
每
個
人
穿
了
甚
麼
樣
的
衣
服
。
台
灣

會
不
會
有
四
年
的
寒
冬
？
這
張
選
票
，

由
台
灣
民
眾
自
己
選
擇
，
到
時
候
怪
不

得
別
人
。

不會冷
興　國

隨想
國

多
少
有
些
諷
刺
，D

olce
&
G
abbana

曾
經
因
為
多
個
香
水
和
內
衣
廣
告
性
感

得
太
出
位
而
遭
到
禁
播
，
想
不
到
，
這

個
以
創
意
見
稱
的
品
牌
卻
在
香
港
因
為

禁
止
途
人
拍
攝
其
店
舖
而
成
為
香
港
人

圍
剿
的
對
象
。

D
olce

&
G
abbana

是
隨
㠥
八
十
年
代
熾
熱

消
費
潮
而
冒
升
最
快
的
意
大
利
時
裝
名
牌
，

由
一
對
男
同
性
戀
人—

裁
縫D

om
en
ico

D
olce

和
平
面
設
計
師Stefano

G
abbana—

於
八
十
年
代
中
創
立
，
取
各
自
的
姓
氏
作
為

品
牌
名
，
以
走
懷
舊
性
感
的
路
線
起
家
，
一

九
九
三
年
由
於
為
麥
當
娜
的
演
唱
會
設
計
戲

服
而
廣
為
人
知
，
後
者
也
經
常
成
為
其
時
裝

秀
座
上
賓
，
更
一
度
成
為
代
言
人
。

它
的
設
計
性
感
、
浪
漫
，
更
創
意
百
出
，

很
受
性
感
女
星
歡
迎
，
像
國
寶
級
的
索
菲
亞

羅
蘭
等
，
而
且
擴
張
迅
速
，
早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
就
已

形
成
包
括
香
水
、
泳
衣
、
內
衣
、
眼
鏡
、
男
裝
、
飾
物

等
在
內
的
時
尚
王
國
，
年
營
業
收
入
高
達
四
億
英
鎊
。

被
認
為
是
創
意
兼
商
業
結
合
得
很
好
的
設
計
師
品
牌
典

範
。該

公
司
聲
稱
，
禁
止
拍
攝
櫥
窗
是
為
了
防
範
產
品
被

假
冒
和
設
計
被
抄
襲
，
然
而
，
大
街
是
公
眾
地
方
，
名

店
櫥
窗
本
身
也
是
名
店
街
風
景
之
一
，
不
准
拍
攝
是
說

不
過
去
的
，
難
怪
觸
動
港
人
敏
感
的
﹁
自
由
﹂
神
經
。

其
實
，
名
牌
、
名
店
及
其
衍
生
的
名
店
街
早
已
超
越

購
物
本
身
而
成
為
時
尚
都
市
的
潮
流
地
帶
，
不
但
是
奢

侈
品
集
團
聯
手
促
銷
的
市
場
策
略
之
一
，
也
是
城
市
風

景
的
一
部
分
，
更
是
旅
遊
業
推
廣
的
一
個
賣
點
。

而
且
，
名
牌
商
品
和
名
店
櫥
窗
的
設
計
也
超
出
實
用

本
身
而
成
為
作
品
，
名
店
那
醒
目
的
商
標
字
母
也
早
已

﹁
侵
犯
﹂
了
途
人
的
眼
球
，
強
迫
人
記
憶
。
即
使
當
中
有

人
是
為
了
抄
襲
而
來
，
又
如
何
？
在
互
聯
網
年
代
，
抄

襲
太
容
易
了
。

如
果
真
怕
被
抄
襲
，
那
麼
，
連
時
裝
秀
都
不
用
做

了
，
那
可
是
最
具
創
意
的
作
品
，
而
且
比
上
市
商
品
提

早
大
半
年
呢
。
名
牌
名
店
向
來
銷
售
的
不
僅
僅
是
商

品
，
也
是
一
種
概
念
和
形
象
，
乃
潮
流
指
標
。
受
人
模

仿
和
關
注
反
而
是
好
事
，
何
況
大
部
分
途
人
只
是
隔
街

觀
望
和
拍
攝
，
又
如
何
冒
犯
呢
？
如
此
﹁
禁
攝
﹂
動

作
，
真
的
太
羞
家
。

名店風景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那天去漢口取12月16號的《香港文匯報》（因刊
有拙文《男服先生女服嫁》），電車上聽幾位女士
相互倒苦水。
「都是丟了三十數四十的人啊，不曉得是點麼

板眼，總像「冇事憂」的樣，日照三桿不起床，
電腦就是爹和娘，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念『dia』）
空，就扒心扒肝坐上去，㡆粑屁股⋯⋯」
「哎喲，是的，是的，都一樣呀！不吃不喝都

可得。我屋裡那個還好玩些，煨好了的排骨遞到
手上都不吃！」
「唉，不是『斗地主』，就是『打晃晃』，再不

就是逛超市。男的女的，一分錢的家務事都不
做，都是你這些人的，好像賣給了你樣。想想我
們年輕那暫（時），哪個敢『冇事憂』啊？⋯⋯」
倒苦水的女士看上去和我年齡相仿，估計都是

些「老三屆」。因為人太多，女士們只好擠在一起
站㠥「發言」。
這種「站談會」司空見慣，但內容卻耐人尋

味，不僅有㠥濃郁的地域性，廣泛的群眾性，甚
至還有㠥鮮明的時代性，因而引來乘客們的共
鳴，一時間車內氣氛異常活躍。
不用問，女士們數落的都是自家兒子，但「聽

話聽聲，鑼鼓聽音」，也能聽出箇中還存有指桑罵
槐之類的弦外之音。至於「冇事憂」，本埠人都清
楚，它是九省通衢之地的俚語，意謂甩手掌櫃，
大少爺作風，百事皆不操心，更不用說主動伸伸
手了。
女士們的抱怨讓我想起著名作家諶容的《人到

中年》。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作品一經發
表，立即引起轟動，社會反響十分強烈。主人公
眼科大夫陸文婷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
壓力，經濟負擔，家務勞累⋯⋯重軛加身，壓得
她喘不過氣來。超負荷的付出和拮据的生活，經
年累月，苦不堪言。在精神與物質的二元夾擊

下，這位堅強的弱女子，這名新中國的知識分
子，這個東方的賢妻良母，終於被擊倒了⋯⋯陸
文婷的遭遇極為典型，既可看做是小說作者的苦
澀自況，更可說是我們那代人命運的真實寫照。
因此，小說不僅引來一般讀者的共鳴，更讓有㠥
類似遭遇的我們無限感慨，不勝唏噓！
說來真是一言難盡啊！遙想當年，我們人到中

年的時候，誰不是家事國事天下事單位事都放在
心上？上班，翹㠥屁股給單位幹，生怕單位不紅
火，影響事業發展，阻礙個人前途；下班，「燒
火帶引伢，一摸帶什雜」，顧了小的又顧老的。不
少人因為這樣那樣的緣故高考掉了隊，以致夜深
了還在昏暗的電燈下捧本書上「電大」。為了改善
生存環境，為了改變自身命運，為了給一家老小
掙個溫飽，掙個希望，我們終日忙了這頭忙那
頭，早晚都有操不完的心，真正是「進亦憂，退
亦憂」，何曾有過片刻鬆懈！我們沒有牢騷，沒有
怨言，惟有一個「憂」字佔滿心窩！這種無怨無
悔之憂，幾乎與生俱來，記得曾在拙文《洗禮
「長江第一灣」》中有過表述，為許多讀者所認
同。也正是這種無怨無悔之憂，成就了我們，讓
我們成為單位和家庭的頂樑柱，並在社會上贏得
「物美價廉」的讚嘆。

如今仔細想來，我們奉獻了青春，奉獻了身
心，奉獻了一輩子，在這畢生的奉獻中或許有㠥
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我堅信這代人無愧於父母，
無愧於子孫，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民族，則是有
目共睹，無可爭議的！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而今，夕陽西下的我們，就像當年踮起腳尖盼望
心中的戀人樣，將一點並非奢望的希望寄託在兒
女身上，希望他們努力一點，勤奮一點，憂患一
點，體恤一點，擔當一點，責任一點。可沒想
到，當他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理應負擔

最重，壓力最大，精神最緊張的時候，卻「冇事
憂」了！
這真是咄咄怪事啊！實在搞不懂，作為民族之

鏈上的重要環節，我們的下一代，到底怎麼了？
實不相瞞，這種令人費解的「冇事憂」現象，

不僅出現在他人孩子身上，也照樣出現在我的孩
子身上。因此，它讓我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常
常暗自嗟嘆。
客觀地說，我家孩子不能算是最差的。在「公

權私有化，法律奴婢化，關係利益化，百姓邊緣
化」現象隨處可見的當下，他們能夠憑㠥自身努
力，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規規矩矩上班，從不
惹是生非，不能說不令人欣慰。為此，作為一介
草民的父親，我應該感謝他們。然而，我能用這
個近乎底線的標準去要求他們，去寄託並非我個
人的希望嗎？
問題正是在這裡。
他們心中沒有拳拳，腳下沒有匆匆，看不見憂

患意識，也感覺不到體恤之情；身上未見浩然之
氣，稟賦鮮聞剛烈之性，精神狀態全然不像是上
有老下有小的樣子，更不要說「興亡感，匹夫志」
了。用老輩人的話說，他們「還在雲空裡過日
子」，也就是還在享福，享老爹老媽「老廢品」的
福。如果以他們為生活原型，去書寫今天的「人
到中年」的話，那就與諶容的《人到中年》大相
逕庭了。那麼，是他們的命和運氣都比我們好
呢，還是他們集體無意識，鮮作為，乃至不作為
呢？答案顯然不言而喻。
俗話說窮漢養嬌子，可那也只是在他們幼年的

時候。長大了，那還是要背纖拉犁駕大轅的。因
此我沒有料到，經過了「人到中年」的我等，如
今步入暮年了，還不能卸下擔子歇一歇，還要繼
續唱主角，當主力，上演一齣中國特色的《人到
老年》！嗚呼，作家何在？諶容何在？
當然，天下父母沒有誰不願意充當大樹，給孩

子們遮風擋雨，讓他們做依靠的，問題是我們畢
竟老了，隨時都有可能猝然離世，無數哀痛的例
子都說明，我們這棵大樹已經靠不長了，靠不久
了，何況，今日之這棵大樹本身也需要澆水，需

要施肥，需要除蟲⋯⋯需要保養，需要呵護了
哇！
人們都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從這個意義上

說，一個人如何對待這個「細胞」，便是其如何對
待社會，如何對待人生，如何對待我們這個民族
的具體體現，正所謂一葉足以知秋矣！
也正是基於上面這些認識，我才杞憂不斷，嗟

嘆不已的。
現在看來，這種不在狀態的「冇事憂」，本身就

是一大憂。因為，古人老早就說過，「一屋不
掃，何以掃天下？」
這年頭嘮叨「掃天下」似乎有點搞笑，難免被

人嗤之以鼻：難道「掃天下」是所有人的事？誠
然，「掃天下」未必是每個人的事，但是，我們
這個民族一旦缺少了「掃天下」的人，你試試
看？
因此，這種不在狀態的「冇事憂」，竊以為比那

種單純的「啃老」更可怕。因為很明顯，它所暴
露的，並非某種事出無奈的生存方式，而是一個
歷史上充滿憂患意識並敢於擔當的民族，其靈魂
正在走失，其精神基因正在悄然變異！
何其令人扼腕啊！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醒來吧，孩子們！

人到中年「冇事憂」

■如今的小孩大多缺乏憂患意識，樂於享樂。

網上圖片


